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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家庭体育氛围在自我认知、性格气质与自我效能之间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体育自我认知

问卷、性格气质问卷、家庭体育氛围问卷、教师影响问卷以及体育自我效能问卷，对474名大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结果：1) 大学生体育自我认知正向影响性格气质和自我效能；2) 性格气质在自我认知与

自我效能起着部分中介调节作用；3) 家庭体育氛围调节了自我认知与性格气质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影响

性格气质在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4) 家庭体育氛围较高时，性格气质在自我认知与

自我效能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较大。结论：1) 性格气质部分中介了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2) 
家庭体育氛围对中介模型前半段起着调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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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family sports atmosphe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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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personality and self-efficacy.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74 col-
lege students using sports self-cognition questionnaire,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question-
naire, family sports atmosphere questionnaire, teacher influence questionnaire and sports self-ef-
ficacy questionnaire. Results: 1)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self-cognition positively affects personal-
ity and self-efficacy; 2)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self-cognition 
and self-efficacy; 3) Family sports atmospher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and then affec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and tempera-
ment between self-cognition and self-efficacy; 4) When the family sports atmosphere is hi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between self-cognition and self-efficacy is greater. 
Conclusion: 1)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gni-
tion and self-efficacy; 2) Family sports atmosphere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med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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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认知(Self-Cognition)与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影响人发展的主要因素，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和积

极的人生态度是保障一个人成功的基本前提，由此，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一直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扮演

着重要角色。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在促进人发展中的效能已被普遍证实和接受，

研究者在其相互影响以及外来因素对二者的影响研究中已经取得的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理清自我

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的影响以及外来因素干扰的同时，探究二者之间的影响路径、作用机制及外来因素

的调节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阶段，相关研究研究证明，积极的和消极的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1]，同时

也会影响人的性格气质(Temperament Feature) [2]，而人的性格气质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自我效能产生影响

[3]。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而家庭、学校作为与人最亲密的社会化场

域，会深刻影响人发展[4]，同时，作为在学校里对学生发展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教师而言，其影响是学生

成长中的重要影响因素[5]。但是，作为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而言，在清楚其受多种因

素影响的同时，探究这些影响因素对其具体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是研究的首要任务。 
基于此，本文将对“自我认知–自我效能”的影响路径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方法，探讨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影响，以及加入性格气质和家庭氛围分

布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影响路径、中介调节作用及有调节的中介作用。通

过对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影响研究，深入自我认知的研究范畴，解析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影响路径

和作用机制，明晰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具有影响作用的边界问题，以更好地指导学生树立积极的自我效

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更有效的指导途径。 

2. 研究假设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评价个体健康教育及行为干预的重要指标，是个体对自己执行特定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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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信心[6]。自我效能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来促进人的发展，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具

有不稳定性，易受众多社会因素的干扰影响[7]，学生可能因父母冲突引发情绪与认知反应，损耗自我心

理资源进而阻碍自我效能积极作用的发挥[3]，相关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越好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

[8]。而作为自我效能的基本表现形式，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是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泉。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

对实现既定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念感知，被认为是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基础，一般包括特定自我效能感和一

般自我效能感两类[9] [10]。自我效能是最经常考察的心理健康积极指标[11]，对身心健康有着促进作用，

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对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2]。 
自我认知(Self-Cognition)是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自我观察是指对自己感

知、思维和意向等方面的觉察；自我评价是指对自己想法、期望、行为及人格特征的判断与评估，这是

自我调节的重要条件[13]。自我认知作为个人认知图式的重要部分，当个人处于某种特定情境中时，与该

情境有关的认知图示的部分被激活，进而影响个人对于此情境的认知、编码和信息获取。抑郁认知理论

认为，自我评价与抑郁症存在重要关联，通常自我评价低与抑郁有显著的正相关[14]，这是因为自我评价

低是一种对自我的负性认知，当个体遭遇负性事件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过度的自我批评，自罪和自责，

过多关注自己的缺点，对自己没有信心，担心自己无法应对，进而对未来失去信心，陷入抑郁的情绪中

[2]。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自我认知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提高自我认知水平的角

度找寻方法，是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有效手段[15] [16]。在自我认知的实践过程中，通常存在积极和

消极错觉偏差，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是指自我评价超乎客观表现和外部评价者对其评价[17]，自我的乐

观偏向会促进积极情绪和心理健康，而自我认知消极错觉偏差则会让个体在对自我评价做出消极的评价，

使个体缺乏信心，表现出消极的性格气质[1]，不同的自我认知对于性格气质和自我效能的效果也有所不

同。与此同时，自我认知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感、主观幸福感、参与体育锻炼等健康行为都

有着重要作用[18] [1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大学生自我认知正向影响自我效能 
H2：大学生自我认知正向影响性格气质 
性格(Temperament)是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这种态度相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

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性格优势理论指出，如果善于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优势，将会最大限度地增进

个体的幸福体验[20]，而且个体具有较高的自我认知的自我评价水平有利于促进性格优势的形成[21]，成

功的情绪调节可以促使学生发展更好的同伴关系，减少问题行为的产生，进而有助于其积极的社会适应

及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22]。外向者一般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和支持性，而宜人性的人在沟通中合作性比较

强，更容易与别人维持和谐关系；而神经质者平时会表现出比较冷漠，更容易倾向于把别人的行为归因

为不诚实，因此在与人交往中容易造成沟通障碍，很难以与别人维持比较融洽的沟通[23]，不同的性格使

人表现出不同的认知理念和行为举止，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而气质是个体在情感、活动性和注意领域、

反应性和自我控制方面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24]。气质虽是先天形成的，具稳

定性，但现代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环境和经验对气质表现也有很大作用[25]。在面对困难时，

气质性乐观者倾向于坚信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受趋近动机调节和支配；气质性悲观者则倾向于放弃目

标，受回避动机调节和支配[26]，以致造成不同的结果。基于此，本研究假设： 
H3：大学生性格气质正向影响自我效能 
H4：在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的作用机制中，性格气质起着中介调节作用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发展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环境是与个体关系最为密切的环境系

统[4]。相关研究进一步证明，学生的心理素质、自我效能、性格气质等受家庭环境与学生行为的相互作

用影响[27]，其中家庭环境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个人的性格气质虽然受先天遗传因素影响较大，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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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造作用却也不可忽视[25]。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作为孩子最早的社会化场域，家庭环境不

仅仅影响家庭教育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阻碍学校教育[28]。在孩子的学习表现上，家庭环境也发挥

着显著性作用[29]，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是提升孩子综合能力的基本前提[30]，完善家庭氛

围有利于提升孩子的积极情绪和心理状态。在功能不健全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缺少开放式的交流和

互动，彼此之间疏离，缺乏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并不断集聚负性情绪，降低家庭成员的自我效能，

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社会适应[3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家庭氛围在大学生自我认知与性格气质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家庭氛围(Family Atmosphere)对孩子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的中介作用起着调节效

能，即对于那些家庭氛围较高、较积极的孩子而言，自我认知经由性格气质对其自我效能产生积极影响

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强；反之，对于那些家庭氛围较低、较消极的孩子而言，性格气质在自我认知对其自

我效能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更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6：家庭氛围对性格气质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学校也是对儿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微环境系统[4]，其中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

生在学校环境中通过相互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特殊人际关系[5]，被认为是亲子关系的一种延伸，教师可以

作为替代的依恋对象，提供给学生和依恋有关的安全和信任，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32]。教师作为学生在

学校情景中接触到的重要角色，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实施

的行为会深刻影响学生的认知、效能等行为实践[33]。与此同时，年龄、性别等因素对学生的自我认知、

性格气质、自我效能均匀显著影响，是研究需要考虑的干扰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将教师影响(Impact of 
Teacher)、年龄、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模型之中，在丰富研究内容的同时也探究其对研究的影响

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concept model diagram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图 

3. 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在 XX 大学各学院中抽取 50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回收问卷 500 份，剔除无效问卷

26 份，得到有效问卷 474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8%。其中男生 122 人(占总体 25.74%)，女生 352 人(占总

体 74.26%)；年龄分布为 17∼24 岁，平均年龄为 19.34 岁。 

3.2. 研究设计 

量表设计 
1) 体育自我认知问卷：参考了陈培友[34]编制的体育自我认知问卷来测量大学生的体育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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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包括 4 道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总均分越高说明其体育自我认知越高。本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 
α为 0.728。 

2) 性格气质问卷：参考了胡冬临[35]编制的性格气质问卷来测量大学生的性格气质，一共包括 4 道

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总均分越高说明其性格气质越积极向上。本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 α为 0.701。 
3) 家庭氛围问卷：参考了刘霞[36]编制的家庭体育氛围问卷来测量大学生的家庭体育氛围情况，一

共包括 3 道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总均分越高说明其家庭体育氛围越浓厚。本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 
α为 0.752。 

4) 体育教师影响问卷：参考了陈培友[34]编制的体育教师影响问卷来测量大学生在学校被体育教师

的影响情况，一共包括 3 道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总均分越高说明其受体育教师影响越深。本研究中此

量表的 Cronbach α为 0.741。 
5) 体育自我效能问卷：参考了代俊[37]编制的家体育自我效能问卷来测量大学生的体育自我效能情

况，一共包括 4 道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总均分越高说明其体育自我效能越积极。本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 α为 0.719。 

3.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运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4.1 宏程序中的 Model 4
及 Model 7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前对控制变量均作虚拟化处理，对各连续变量均作标准化

处理，并采用 Bootstrap 对数据进行 5000 次随机抽样进行相应的参数评估，其置信区间选择 95%的置信

区间。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 SPSS 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分析可得表 1。如表 1 可知，5 个维度的所以测试题项的因子载荷均

大于 0.55，组合效度均大于 0.75，平均抽取方差均大于 0.5，由此可知，数据与研究模型具有较好地聚合

效度。同时，5 个维度的 Cronbach α也均大于 0.7，说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此同时，

对相关数据进行区别效度检验，将 5 个维度的 AVE 数值进行开平方所得的数值与 5 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2 所示。有表 2 可知，5 个维度的 AVE 系数的平方根均大于其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明 5 个维度测试题项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1. 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组合效度 AVE Cronbach α 

自我认知(SC) 

SC1 0.743 

0.833 0.555 0.728 
SC2 0.800 

SC3 0.716 

SC4 0.717 

性格气质(TF) 

TF1 0.695 

0.813 0.527 0.701 
TF2 0.825 

TF3 0.794 

TF4 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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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师影响(IT) 

TI1 0.688 

0.790 0.559 0.741 TI2 0.843 

TI3 0.701 

家庭氛围(FA) 

FA1 0.835 

0.867 0.686 0.752 FA2 0.851 

FA3 0.797 

自我效能(SE) 

SE1 0.747 

0.853 0.593 0.719 
SE2 0.775 

SE3 0.813 

SE4 0.742 

 
Table 2.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表 2. 区别效度检验 

变量 SC TF IT FA SE 

SC 0.745     

TF 0.429** 0.726    

IT 0.415** 0.338** 0.748   

FA 0.262** 0.398** 0.513** 0.828  

SE 0.512** 0.615** 0.257** 0.283** 0.770 

注：对角线上的数字为 AVE 的平方根，对角线下数字为变量间相关系。 

4.2. 研究假设的验证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模型 1 (因变量 SE) 模型 2 (因变量 TF) 模型 3 (因变量 SE)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constant −2.709 0.712 −3.806 1.150 0.801 1.435 −3.054 0.672 −4.544 

SC 0.411 0.059 6.979 0.209 0.066 3.155 0.348 0.056 6.210 

TF       0.300 0.039 7.760 

IT 0.184 0.049 3.727 0.225 0.056 4.040 0.117 0.047 2.466 

gender 0.528 0.127 4.171 0.118 0.142 0.828 0.492 0.119 4.126 

age 0.134 0.033 4.092 0.000 0.037 0.013 0.134 0.031 4.338 

R² 0.191 0.068 0.283 

F 27.690 8.621 3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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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表 4.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解 

 Effect SE LLCI ULCI Percentage 

Total effect 0.411 0.059 0.295 0.527  

Direct effect 0.348 0.056 0.238 0.459 84.67% 

Indirect effect 0.063 0.023 0.020 0.110 15.33% 
 
首先，研究将自我认知(SC)设为模型的自变量，因变量由性格气质(TF)来充当，然后进一步对模型的

控制变量进行设置，以教师影响(TI)、性别、年龄等为控制变量，建立直接效应模型，并进一步对模型数

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由模型 1 的 β = 0.411，t = 6.979 > 3.290，p < 0.001，由此，可得自

我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采用 Bootstrap 对数据进行 5000 次随机抽样进行相应的参数

评估，其结果显示：95% CI 为[0.295, 0.527]，其置信区间不包含 0，即 H1 验证成功，表示自我认知对自

我效能起着促进作用。同样的，模型 2 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β = 0.209，t = 3.155 > 2.580，p < 0.01，
Bootstrap 95% CI 为[0.238, 0.459]，其置信区间不包含 0，即 H2 假设验证成功，表明自我认知对性格气质

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由模型 3 分析结果显示：β = 0.300，t = 7.760 > 3.290，p < 0.001，Bootstrap 
95% CI 为[0.020, 0.110]，其置信区间不包含 0，即 H3 假设验证成功，表明性格气质与自我效能之间呈正

相关关系。 
根据先前的研究模型假设，性格气质在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之间中介调节作用，而且是起着部分中

介的作用，由表 4 可知，在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之间的影响之中直接效应占比 84.67%，而间接效应则为

15.33%，并且此间接效应是通过性格气质这个中介进行传导的，由此可以证明 H4 是正确的。 
其次，通过中介模型对家庭氛围对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验证，将自我认知、性

格气质和自我效能进行去中心化处理，然后加入交互项构建起具有调节作用的中介模型，对调节变量家

庭氛围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由模型 4 可知，加入调节变量构建起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后，自我认知和性格气质对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结果分析显示分别为：β = 0.348，t 
= 6.210 > 3.290，p < 0.001 和 β = 0.300，t = 7.760 > 3.290，p < 0.001，由此可证明在加入调节变量以后，

自我认知和性格气质对自我效能的影响作用显著，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构建成功。 
 

Table 5.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4 (因变量 SE) 模型 5 (因变量 TE)  

 β se t p  β se t p 

constant −3.054 0.672 −4.544 0.000 constant 2.045 0.912 2.243 0.025 

SC 0.348 0.056 6.210 0.000 SC −0.185 0.151 −1.227 0.220 

TF 0.300 0.039 7.760 0.000 FA −0.183 0.180 −1.021 0.308 

IT 0.117 0.047 2.466 0.014 SC × FA 0.117 0.043 2.747 0.006 

gender 0.492 0.119 4.126 0.000 IT 0.164 0.056 2.908 0.004 

age 0.134 0.031 4.338 0.000 gender 0.080 0.136 0.593 0.554 

R² 0.283 age 0.001 0.035 0.025 0.980 

F 36.993 R² 0.162 

     F 1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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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调节变量的调节路径进行验证，结果如模型 5 所示，家庭氛围对自我认知与性格气质路径

调节结果为 β = 0.117，t = 2.747 > 2.580，p < 0.01，表明家庭氛围在自我认知与性格气质之间的路径具有

调节作用。为了更好地直观展示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了 Splitplot 用以更好地展示家庭氛围

在低一个标准差、平均值、高一个标准差时的调节效果，如图 2 所示。由图可知，在低家庭氛围中，自

我认知对性格气质的影响较弱；而在高家庭氛围中，自我认知对性格气质的影响较强，由此可知，家庭

氛围在自我认知对性格气质的影响路径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由此，结果证明 H5 假设成立。 
 

 
Figure 2.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F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 and TF 
图 2. FA 对 SC 与 TF 关系的调节效应 

 
此外，通过对 5 个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作为控制变量的教师影响在各个模型中均有显著影响作

用，其在各个模型中的数据分析结果分别为模型 1 (β = 0.184, t = 3.727 > 3.290, p < 0.001)、模型 2 (β = 
0.225, t = 4.040 > 3.290, p < 0.001)、模型 3 (β = 0.117, t = 2.466 > 1.960, p < 0.05)、模型 4 (β = 0.117, t = 
2.466 > 1.960, p < 0.001)、模型 5 (β = 0.164, t = 2.908 > 2.580, p < 0.01)，表明教师影响对其余变量都有影

响，并且都是发挥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作为控制变量的年龄和性别，在 5 个模型中的分析结

果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在选择上均有可靠性，没有污染了本研究其余变量之间的相

关关系。 
 

Table 6. Bootstrap test of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表 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结果类型 调节变量 效应值 Boot SE 
Boot95% CI 

Low High 

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 

低家庭氛围-Eff1 (FA = M − 1SD) 0.014 0.028 −0.041 0.070 

中家庭氛围-Eff2 (FA = M) 0.062 0.022 0.021 0.109 

高家庭氛围-Eff3 (FA = M + 1SD) 0.111 0.032 0.052 0.178 

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比较 

(中–低) Eff2-Eff1 0.049 0.020 0.011 0.091 

(高–低) Eff3-Eff1 0.097 0.040 0.023 0.183 

(高–中) Eff3-Eff2 0.049 0.020 0.011 0.091 

 
家庭氛围的高低对性格气质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如表 6 所示。在低

家庭氛围(ρ = 0.014，其 Boot95% CI 包含了 0)，说明在家庭氛围很低的时候，其对性格气质的中介调节基

本上没有作用，但通过表 5 显示，即使在低家庭氛围时，随之低家庭氛围的增高，其对于自我认知与性

格气质之间的调节作用也会不断增强。在中家庭氛围(ρ = 0.062，其 Boot95% CI 不包含了 0)时，自我认知

通过性格气质对自我效能的间接作用较强。而在高家庭氛围(ρ = 0.111，其 Boot95% CI 不包含了 0)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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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知通过性格气质对自我效能的间接作用更强。其次，采用中介效应的验证方法，以 0.035 为调节中介

指标，其 Bootstrap 95% CI 为[0.008, 0.066]，不包含 0，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基于以上所述，性

格气质对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受到家庭氛围的调节，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即 H6
假设验证成功。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了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路径影响和作用机制，检验了

性格气质在路径影响中具体的中介调节作用，同时也厘清了家庭氛围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证明了教师

影响、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在整个模型作用过程中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自我认知会正向影响自我效能。自我认知是自我效能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大学生表现出积极

的自我认知时，也会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说明自我效能不仅仅受到个人能力、阅历等的影响，更重要

的是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什么样的，积极的自我认知能够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培养大学生高自我效能，

是大学生积极面对人生的重要保障。 
其次，性格气质在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之间发挥着中介调节作用。说明了自我认知不仅仅可以直接

正向影响自我效能，还通过性格气质这个中介来发挥作用。在大学生的具体实践中，其自我认知会形成

特定的性格气质，从而积极影响自我效能，也就是说，大学生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影响作用有直接和

间接两条影响路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学生自我认知对其自我效能正向影响的作用机制。 
最后，家庭氛围对中介路径起着调节作用。大学生家庭氛围的强弱使自我认知对其性格气质的影响

强弱不同。当大学生拥有较高的家庭氛围时，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影响作用更强，也更容易使大学生

形成积极的性格气质。相反，当大学生家庭氛围较低时，自我认知对性格气质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基于此，家庭氛围在“自我认知–性格气质–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路径的前半段发挥着积极的调节

作用。 

5.2. 建议  

1) 深入自我认知的研究范畴。在自我认知的影响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是集中在心理学视域，剖析

的是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直接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立足于心理学学科，基于心理学的理

论支撑，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自我认知的多元功能，丰富和完善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之间的作

用机制。 
2) 解析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根据现有的心理学研究可知，个人的自我认知

会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但其积极的影响作用是怎样传导的，其具体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详

细情况是什么等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验证。本文基于体育学科的理论支撑，研讨了大学生自我认知对自

我效能的直接和间接两条影响路径，并进一步验证了性格气质在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之间拥有部分中介

作用，进而得出了自我认知怎样影响自我效能的研究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

应致力于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明确影响路径的作用方向，为实践提

供指导；与此同时，也应该聚焦于其作用机制研究，自我认知与自我效能之间的作用机制尚未特别清晰

明了，因此，完善和明晰其作用机制是目前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探究明晰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具有影响作用的边界问题。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自我认知是否

对自我效能有影响及影响大小等问题，而对其具体的影响情境不同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少有涉及。

基于此，本文将家庭氛围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研究框架，建立了一个有效调节的中介模型，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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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氛围在“自我认知–性格气质–自我效能”第一部分上的调节作用，进而找到了影响作用的边界

条件。但是，在“自我认知–性格气质–自我效能”模型中，存在众多影响因素，可以构建多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在丰富调节变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此模型的综合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改变调节变量或者改

变调节变量的作用路径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4)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自我效能受到自我认知、性格气质等因素的影响，在提升学生自我效能的实

践过程中，不仅仅要强化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也要重视学生积极性格气质的培养，帮助学生克服

生活压力、学业压力等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以更好地促进学生树立积极的自我效能。同样地，现阶段我

国家庭氛围也越来越积极浓厚，对孩子的发展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父母要做好家庭教育、学校要

做好学校教育、社会也要积极发挥其育人作用，同时家庭要营造积极的氛围，打造多元而全面的育人环

境和育人理念，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5.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1) 本研究只进行了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影响研究，而对其他条件对自我效能的影响没有纳入研究

范围，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将别的条件纳入研究中，增加自变量的丰富性，比较不同自变量的影响效果

差异，从局部的差异性出发，完善研究的整体性。 
2) 本研究在调节变量上的选取只针对家庭教育的“家庭氛围”，但实践上影响“自我认知–自我效

能”的变量众多，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维度出发，选择不同的调节变量，使研

究更加深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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